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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高秋，一拨老朋友假座清名
桥历史文化街区面馆吃面。入得面
馆，与老友们握手寒暄之余，一眼望
见大圆桌已经摆起了吃面的排场
——姜丝、辣菜、蘑菇、八宝酱、焖肉、
排骨、脆鳝、雪菜肉丝……洋洋洒洒
都是吃面的伴侣，体现了江南人饮食
的精致。我猜度今天的一碗面，因有
偌多佐菜和浇头必定异常出色呢。在
江南，一碗面的高下，一是看汤水，二
是看佐菜和浇头，二者皆备，这碗面是
不会差到哪里去的。于是众宾客都翘
首等待主角一碗面的大驾光临。

一面等待，一面拉着家常，家常
的主题便是江南面食，说起了苏州的
面、无锡的面、常州的面。说苏州面
的代表无疑是焖肉和爆鱼浇头，豪华
的是枫镇大肉面和三虾面、秃黄油
面；无锡面的代表应是老式面，一碗
宽汤的老式面诸味齐备，等同于一锅
三鲜煲汤；常州的鸡汤银丝面，细滑
丰润，享誉沪宁沿线。我还补充说，
杭州奎元馆的虾爆鳝面亦足以傲视
江左，还有嘉兴、湖州城镇的现炒浇
头过桥面，在江南也很有色彩……就
在我们闲聊江南诸色面点时，服务员
竟然川流不息端来了一道又一道菜

肴，水晶虾仁啦、清炒蟹粉啦、炒蹄筋
啦、银鱼炒蛋啦，居然还有一人一盅
的元盅鸡和排骨哩。众人忍不住问
道：“面呢？”咋的一大桌热炒上得满
满当当，竟然主角面条仍“犹抱琵琶
半遮面”迟不登场？

做东者笑着关照我们说：“吃吧，
吃吧，先吃起来，好好品尝各种菜肴，
然后让面条适时赶到”。正说着，面
条到了，竟然一人只一小碗，汤好、面
健，居然同时大驾光临亮相的还有面
之王者——两面黄呢。我不禁赞叹
道：“好哇，说是吃一碗面，竟然扩张
为一桌色彩缤纷的宴席哩。”

于是众说佥同：“真是难得一见
的面宴呀！”

做东者笑道：“我们只关照面的
浇头尽可能丰富点，不料想竟至演化
为一席面宴哩，也好呀，江南的风格
嘛，可俭可丰，俭者回归到一碗面，丰
者扩张成一桌宴。”

我不得不佩服江南人可俭可丰
的智慧，这样的智慧乃饮食文化的体
现，只一碗面而已，真的千姿百态呀，
最简单一碗阳春面也受到江南人的尊
崇，制作绝不苟且，而且冠以“阳春”这
样的美名。记得年轻时到过许多的地

方，吃过各种面条，却是左右不如家
乡的一碗阳春面好吃，当然这也是乡
情使然呢。时至今日，阳春面已经悄
然隐身，代之以各式各样的高档面
条，有的海鲜面之类，居然要数百元
一碗，我想，面条尊贵若此，倒不如扩
展成眼前那么琳琅满目的面宴呢。

其实所谓的面宴，也是逐步发展
起来的呢，听说一碗苏式面的浇头可
达六百余种，上了“基尼斯”和“非
遗”。时下吃面，不整上几样浇头便
觉寒酸。我家偶尔全家上面馆吃面
就已然有了缩小的面宴格局，总是叫
上几样浇头，有的是现成的，也有是
现炒的，这一碗面条就显得分外有滋
有味，此所以江南面馆林立，吃面者
趋之若鹜。记得父亲跟我说过，他年
轻时节曾数度呼朋引伴专门乘火车
从苏州赶到无锡吃一碗老式面，吃一
碗老式面等于吃了半桌汤汤水水的
菜肴，好吃实惠。推而广之其实任何
小吃都能拓展成宴席。忆念起三十
余年前去沈阳参访，主人在老边包子
馆设下饺子宴待客，菜肴自然丰盛不
提，便是各种形状和馅心的饺子也是
让人眼花缭乱，真是：一席饺子宴，回
味三十年。

在家乡，第一场霜似乎总是
姗姗来迟，像一个娇羞的不肯露
脸的小姑娘。

到了它要来的前夜，气温很
低。有时睡在厚被子里，到了半
夜双脚还是冰凉冰凉的。到了早
上，推门所见，便是满地的霜。白
白的，薄薄的，但能看见下面黄黑
的泥土。而细看形状，像针，像
刺，像刀片，又像细粉，显得很是
别致。

可别看它微小，那严酷的程
度，跟雪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年，刚住进新房，就在前庭
院里种了一些花草。其中最醒目
的是吊兰。叶子柔软修长，自然
舒展，好看极了。而严霜来了，一
切变了。它们先是覆盖着吊兰的
嫩叶上，待温度一升高，便吸取周
围的能量，融化成了水。而被攫
取能量的吊兰叶片，像是在水里
煮过、熟透的猪草一样，褐黑，萎
缩，无力。不久，便成了枯叶。自
那以后，每到低温有霜的日子，我
们都要将一盆盆吊兰搬运到温度
稍高的地下室，以躲避吸摄万物
精华的“白娘子”。

但严霜也有可圈可点之处。
地里有些蔬菜，如上海青、黑

兰头等，很是耐寒。霜冻过后，菜
梗变成透明，菜叶也变为深绿
色。但严霜并没能冻死它们，反
而使它们增加了糖分浓度。将它
们炒熟，甜甜的，口感很好。为
此，深得人们的青睐。

霜叶红于二月花。霜降后，
山上的景物可好看了。白栎柴的
叶子，红似火，黄如金。乌桕树，
叶子渐渐变红，最终，一片片飞离
树枝，仅留下白色的桕子在枝头
痴情盼望。银杏树，叶子黄了，落
了，铺了一地。金黄色的鲜艳，让
人不忍心清扫。

霜果鲜艳，莫过于柿子。此
时的柿树，叶子凋零，光秃的枝条
上，柿子红黄，鲜艳、闪亮，像红灯
笼一般，增添了大地的喜庆。

白露为霜，更让很多植物进
入冬眠，从而孕育新的生命。

而在古典诗歌里，白霜又是
一个含义丰富让人联想翩翩的意
象。

霜的寒意让人产生愁情。“鸳
鸯瓦冷霜华重”，繁霜增加了彻夜
不眠的唐玄宗对爱妃的思念之
情。“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早行所见，牵动了温庭筠去国怀
乡的悲伤和羁旅行役的苦思。“羌
管悠悠霜满地”“霜重鼓寒声不
起”，霜是又边塞的标配。

霜的白，是醒目的白。在很
多诗人的笔下，很多白的东西可
用霜来形容，来比喻。“皓腕凝霜
雪”，用霜雪形容垆边女的手腕。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用霜
形容未曾沾血的白刃。“不知明镜
里，何处得秋霜”，以秋霜比喻横
生的白发。“空里流霜不觉飞”，又
以霜比喻皎洁的月光。

大自然的霜和艺术领域的霜，
相互映衬，相得益彰。所以，没有
霜的地方，将有一种缺憾；而没有
领略过霜的人，也可能会因少一种
体验、少一份历练而感到遗憾。

临近预产期，每一天都在期待这
个小生命的到来。他总是像乐谱上
跳动的音符，在我的肚子里摆弄花拳
绣腿，时常可以在肚皮上摸到他的小
手或小脚。

这一天，我像往常一样早起去产
检。做完胎心监护，医生告诉我已经
出现好几次宫缩，怀揣着小鹿乱撞的
心，匆忙办好住院手续，静候他的到
来。

住院这些天，每日都是白天规律
宫缩，夜里却不见动静，初见的日子
一拖再拖，满怀的憧憬，像极了阳光
下湖面泛起的彩色涟漪，又慢慢归于
平静。住院第四天，医生担心频繁宫
缩容易导致羊水浑浊，对胎儿造成不
利影响，开始给我使用催宫素，一种
不自觉的担忧在内心深处萌发。我
挺着个“大皮球”躺在病床上，吸氧管
软趴趴地搭在鼻孔里，肚皮上缠绕着
测胎心的绷带，我插着针管的手拿着
手机记录每一次阵痛的间隔时间。
时不时与家人聊着无关紧要的话题，
以此分散即将为人母的紧张。

用了催宫素，可我的小家伙还是
迟迟不肯“退租”。住院第五日，又一
瓶加大剂量的催宫素从手背的血管
里渐渐流入我的身体，用外力的作用
不停地催促肚子里的小家伙早点与
我见面。每一次宫缩，都是一次肉体
的撕裂，我泛白的手指狠狠抓着床
沿，牙齿咬住嘴唇强忍着泪水不让自
己喊出声来。汗珠一点点沁满额头，
最终和泪水一起慢慢渗入枕芯。母
亲握着我的手，我看到有泪花在她眼
里翻滚。

值班医生告诉我，由于小家伙脐
带绕颈两周，已出现两次胎心减速，
而我宫口打开的速度极慢，就算勉强

再坚持一晚，也未必能顺利生产，反
而会加大母子的危险。疲惫的身体
交织着内心的忧虑，最终决定转为剖
宫产。

我艰难地换完病服，明亮的灯光
下，我穿过一道道未知的门，来到了
手术室。麻醉的时候，我蜷缩着身
子，像一只大虾一样弓着背，任由巨
大的麻醉针管顺着我的脊柱一针针
地注入药剂。被抬上手术台时，我感
觉每一个细胞都被捆绑住了，整个身
体动弹不得，只有隐隐颤抖的寒意伴
随全身。

手术灯灯罩上，医生的动作清晰
可见。我看到自己的皮肤层、脂肪
层、腹直肌前鞘层直至子宫肌层，一
层又一层被切开，清晰地听到手术刀
在皮肤上滑动的声音，心颤抖得越发
厉害……我记不清婴儿是如何被取
出的，是洪亮的哭啼声惊醒
了我，夺眶的泪水让我瞬
间清醒。

麻醉师告诉我，
是个男孩。我扭
过头看到他的那
一刻，恐惧的阴
霾已被生命的
奇妙和惊喜所
驱散，一瞬间，
幸福感代替了
所有的疼痛。
感谢上天眷顾，
我们算是有惊
无险地迎来了初
见。

他的出现，赋
予了我新的使命，在
被疼痛围绕的那些日子
里，在听说有生产风险时，

我才知道“一个生命的诞生是另一个
生命的重生，为此，她可以无私地奉
献所有的爱，甚至迫切地搜罗世间所
有的美好赠予他，直至生命枯竭”。

这是一次我渴望已久的初见，迎
着病房里微微的暖阳，身体里麻药的
作用渐渐减弱，疼痛感步步加深，虽
然感觉每一次喘气，就有无数尖刀在
伤口上划动，但又迫不及待想要亲近
这个小家伙，也希望他能尽早获取到
母乳的营养。当他被放入我怀里，我
视若珍宝，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深深
吸附着我，甚至可以控制我血液流淌
的速度，我小心翼翼怀抱并触摸着
他，喜悦和爱意布满心头。他的每一
次吮吸，似乎会再次撕裂我的伤口，
让我忍不住抽搐，可我却甘之如饴。
我们给他取名沐阳，希望他如沐阳光
般幸福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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